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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工人阵线（Workers' Front of Ukraine (RFU)）是一个马列主义地下团体，成立于2019年。下文是瑞典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Sweden (SKP)）国际事务书记卡尔·古纳尔森（Karl Gunnarsson）（以下简称瑞）对乌克兰工人阵线（以下简称乌）的访谈，原载于瑞典共产党的官方报纸《目标》（Riktpunkt）。
这次访谈提供了许多有意思的信息：乌克兰共产主义者如何看待当前的帝国主义战争，如何看待乌克兰遭受的苦难？战争的背景是什么？访谈还解释了所谓“欧洲广场”（Euromaiden）革命的幕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瑞：首先，请向我们的读者们介绍一下你们的组织。这个党是如何建立的？可以简述一下这个组织的历史吗？
乌：乌克兰工人阵线是一个马列主义地下组织，它成立于2019年底，创建者是与正在腐烂的乌克兰老左翼运动无关的一小群年轻人。我们从零开始，开展鼓动、宣传和教育工作。
2020年，我们在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基础上确立了乌克兰工人阵线的条例。同年，我们也写出了我们的宣言，它描述和强调了我们的意识形态方向。2021年对我们而言是重要的一年：借助人民不断增长的反政府情绪，我们成功扩大了我们的宣传。
2022年是决定性的一年。在战争爆发前的2月，我们在帝国主义冲突升级的问题上拟定了明确的立场。我们于当年2月23日公布了这一文件，不到一天后哈尔科夫（Kharkiv）就响起了第一轮爆炸声。与其他许多共产主义组织不同，战争没有让我们陷入分裂。我们所有人都认为显然要选择国际主义。
在战争的第一个月里，很多人担心组织的存续会受到威胁。乌克兰工人阵线的许多成员（尤其是身处乌克兰东部地区的成员）面临巨大的困难。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很快恢复了工作。在2022年夏天，我们甚至比战前还要活跃。
在那以后，我们在人数上和质量上都取得了明显的发展。我们在提高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战争爆发以来，我们还成功扩大了我们的行动范围。除去鼓动、宣传和教育外，我们现在更加直接地与工人、学生和士兵一起开展工作。我们也与身处欧洲的乌克兰难民和移民一起开展工作。
在2024年的今天，动员问题在乌克兰是一个尖锐的问题。我们正在拟定计划，反击当局针对民众的恐怖动员行为。
寡头们为了“与东方还是西方结盟”的问题而相互争斗——“欧洲广场”事件与战争的背景
瑞：“欧洲广场革命”是乌克兰当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在当前战争的背景下，这一事件就显得更为重要。乌克兰工人阵线是如何看待“欧洲广场”事件的？
乌：我们要想理解某个事件的历史，就必须理解它的背景。随着苏联解体，前苏联共和国之间的许多经济纽带被切断了。私有化导致大量工业潜力丧失。外国资本努力提升自己在新市场获得立足点的机会。
这一过程在前苏联各加盟国都很相似，然而乌克兰有自己的特殊情况。首先，在苏联时期，东方向西方输送天然气主要是通过乌克兰。在讨论乌克兰经济和政治的时候，我们应当始终记得这些天然气管道。其次，乌克兰在90年代丧失了大量军力，其中包括核武器。第三，乌克兰在欧洲地图上占据着重要的地缘政治位置。最后，乌克兰这个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从90年代起，乌克兰的各种寡头集团相互开展了隐秘但重要的斗争。这场斗争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即瓜分苏联工业），而且以许多资产阶级党派相互对抗的形式表现在政治方面。当然，这些党派的政治倾向通常适应于其资助者的经济倾向。对于乌克兰东部的寡头而言，更有利的选择当然是维持与俄罗斯而非西方的经济和政治联系，（乌克兰其他地区的寡头）则恰恰相反。也有些寡头在较长一段时间中成功地与东西双方的资本家合作，例如乌克兰首富阿克梅托夫（Akhmetov）。
造成东西分裂的重要原因不是地理因素而是生产活动本身。工业化的乌克兰东部地区拥有发达的采矿业，它想和俄罗斯工业合作，避免在和西方国家的竞争中丧失市场。在另一边，乌克兰西部和中部地区更加偏重农业，自然想向美国和欧盟的食品加工业售卖更多“原材料资源”。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斗争中，双方也利用了文化差异，故意煽动来自乌克兰不同地区的人们互相敌对。
在混乱中也有工人阶级的身影。1993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罢工，然而今天很少有人记得这件事。在90年代，工人们没能将自己确立为一股独立的力量。乌克兰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Ukraine）也年复一年地越发融入资产阶级政治演出之中，越发远离真正的斗争。
我们想说的是，自从乌克兰所谓“独立”以来，它一直处于被分割的状态。在其外国伙伴（或主子）的帮助下，各种乌克兰资本家集团一直在瓜分乌克兰。2014年的事件是这种瓜分的合乎逻辑的延续。2013年，亚努科维奇（Yanukovych）领导的政府没能两头兼顾，于是他选择将乌克兰整合进（俄罗斯的）关税同盟，而部分反对派资产阶级则想要把乌克兰整合到欧盟中去。反对派成功开展了宣传运动，并获得了西方伙伴的支持，从而取得了胜利。亚努科维奇逃离了乌克兰，俄罗斯趁此机会兼并了克里米亚。
与此同时，在东部地区发生了亲俄示威。和“欧洲广场革命”一样，亲俄势力同样想要触及最广大的民众群体，他们决心为此使用从“反法西斯”到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任何口号。4月，在俄罗斯支持下，两个“人民共和国”在顿巴斯宣布成立。从那以后，在乌克兰就在不停地流血。
归根结底，这些洒下的鲜血并不是为了实现“广场革命”的支持者或反对者所秉持的理念。这些洒下的鲜血是为了让俄罗斯或西方资产阶级在乌克兰这块蛋糕上获得尽量大的份额。对于乌克兰这样的国家而言，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处于最高阶段的资本主义正是通过战争来运转的。
瑞：在你们组织看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原因是什么？
乌：2022年俄罗斯发动的入侵和2014年乌克兰东部的战争有着相同的根源。这只是旧冲突的新阶段。下面是一些重要的因素：
- 经济危机（新冠病毒危机）。在资本主义下，战争通常是经济危机的出路。
- 2020年至2022年间国际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之间的激烈竞争，比如我们刚才提及的乌克兰天然气管道。
- 北溪2号的建设。
- 俄罗斯和□□走得更近，离西方越来越远。2014年的俄罗斯仍然试图在西方占据一席之地，而今天的俄罗斯已经完全转向□□阵营。
- 在2014年至2022年间，俄罗斯资本家们未能在争夺乌克兰的战斗中取得胜利。

法西斯分子是寡头的看门狗
瑞：俄罗斯总统普京宣称，入侵乌克兰的目标之一是使乌克兰“去纳粹化”。毫无疑问这只是一个借口，但是事实上在乌克兰确实曾经有，现在仍然有法西斯势力存在。今天，乌克兰的法西斯主义有什么特征？它在何种程度上参与和影响乌克兰政府和其他国家机关？
乌：讽刺的是，在普京发动所谓“去纳粹化”行动后，乌克兰的极右翼反而大大加强了。在俄罗斯入侵前，确实存在法西斯分子，然而在大多数人看来他们处于边缘地位。他们的势力于2014年至2015年间达到顶峰，当时政府需要将法西斯分子用作军事力量。2016年至2021年，他们对乌克兰社会的影响力逐年减少。
全面战争助长了法西斯势力，这在2014年的时候根本难以预料。极右翼思想越来越受欢迎，许多志愿者加入了军队中的极右翼单位。在马里乌波尔战役时期，成功开展了一场彰显亚速营荣誉的运动。战争刚一开始，乌克兰的镇压行为就显著增多，国家警察利用（并将继续利用）右翼极端分子作为一种辅助力量。
我们不能说法西斯分子在2022年获得了什么重大的政治成功，不过他们在军队和警察中的影响力确实增加了。总的说来，他们过去的角色是乌克兰寡头的跟班，现在也将继续做他们的看门狗。另一方面，随着他们越发强大，他们当然也就更能试着将政治权力掌握到自己手里。
现在，2024年的情况比2022年更好。事实是，法西斯分子（包括老“英雄”们）积极支持国家的反人民动员政策。因此，法西斯分子正在失去人心，许多人开始认识到法西斯分子的破坏性。
未来：只要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乌克兰就不可能有任何一种正常生活
瑞：持续的战争让乌克兰人民受了很多苦。关于基层的情况、你们的组织和你们的斗争，你有什么想告诉我们的读者？你们是否想过应当如何重建乌克兰？乌克兰人民能够在战后回到某种正常状态吗？
乌：在靠近前线的区域，情况依旧：出行受到限制，电力、天然气和水十分匮乏，食品价格高昂，平民的生命和自由受到很大威胁（必须指出，这种威胁来自冲突双方）。在乌克兰中部地区，火箭弹也正在杀害平民，例如最近在哈尔科夫就是如此，然而民众的战争负担远不止火箭弹的威胁。俄罗斯摧毁了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引发了断电。这对我们组织而言也是一个大问题，因为我们的很多工作是在线上开展的。然而对于乌克兰平民而言，最大的问题是动员。我们在YouTube上制作了一个关于这个话题的视频，配有英语字幕，我们很推荐你们看一看。
在乌克兰，动员是通过持续使用暴力来完成的。负责这个流程的是地方的征兵与社会支持中心。街上的人们遭到绑架，被强迫加入战争。被绑架的人有时会遭受虐待，经常有人被强迫签署并非出于本意的文件，毫无准备地被直接送去战斗。甚至残疾人有时也被强迫加入战争。最近，日托米尔（Zhytomyr）的征兵官谋杀了一位残疾人。
与此同时，乌克兰禁止任何18至60岁的男性出境。由于动员和边境封锁，现在许多乌克兰人感到乌克兰就像一个集中营。
而在战后重建问题上，我们并不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能完成全方位的重建。乌克兰的基础设施大部分是被乌克兰资本家们自己在和平时期摧毁的。因此，他们大概率并不能重建被战争摧毁的东西。
所有认为乌克兰有望恢复的人们都将希望寄托在“外部投资”上。他们完全忽略了以下事实：乌克兰现在从外部得到的只有债务。例如，政府需要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偿还此前欠下的149亿美元，而且即将再欠下155亿美元。因此，“重建资金”如果真的存在，那也只会流入债权方手中。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乌克兰不可能有任何一种正常生活。乌克兰和美国、德国或瑞典不同。它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几乎完全依赖外国资本。在战争爆发后，只有傻瓜才指望乌克兰能在当前制度下繁荣昌盛。唯一能让乌克兰拥有未来的道路是共产主义革命的道路。
瑞：你对我们瑞典的读者和更广大的瑞典人民有什么特别的话要说吗？
乌：在工作场所组织起来，和同龄人一起研究理论，加入瑞典共产党。不要忘记那些身在瑞典的乌克兰人，要让他们也和瑞典工人阶级一起斗争。
如果你们对乌克兰实际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兴趣，可以看看我们发布在YouTube上的视频。大部分最重要的视频都配上了英语字幕。
乌克兰和瑞典相隔很远，但是我希望乌克兰人、瑞典人和其他民族有一天能为挣脱资本主义奴隶制的枷锁而共同努力。
正如乌克兰诗人塔拉斯·舍甫琴科（Taras Shevchenko）所说：“荣光和赞誉归于新文明的英雄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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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美国争取社会主义与解放党“解放新闻”网站
日期：2024年5月8日
链接：https://www.liberationnews.org/the-economy-needs-radical-change/
在“经济指标”与经济实际上如何影响工人之间，存在着脱节。在一个以剥削劳动力为基础的制度中，“好”的经济对工人来说并不自动意味着绝对或相对意义上更好的条件。主要的经济统计数据衡量的是稳定性，而不是生活质量。这导致站在不同阶级利益之上的人们对经济的认知产生了分裂。
主流政治辩论提出的问题只能以相对的方式回答。相较于“经济是否良好？”这一问题来说，我们只能反问道：对谁来说？相对于什么标准？以及怀揣着什么目标？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答案就是：对工人阶级来说，相对于他们所生产的财富以及使工人阶级最大化控制生产的目标而言，经济的状况显然是不好的。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2024年3月的估计，有21%的劳动力——超过3560万人——每周“很难”维持收支平衡。大约1.44亿人，占全体工人85%，每周在维持收支平衡上至少“略有”困难。至少2270万人每周有时缺少足够的食物，有5300万人表示在过去的两周内“至少有几天”感到沮丧。据报道，年收入在5万美元到10万美元之间的人群有65%感到只是勉强维生，而这一比例在年收入低于5万美元的人群达到了75%。
美国家庭的平均年收入约为7.1万美元，但最近的一项盖洛普民调（Gallup poll）显示，一个家庭每年至少需要8.5万美元才能勉强度日。在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中，年收入在5万美元以下的人中间只有15%表示自己感到经济正在“好转”，只有12%的人表示他们的个人财务状况比一年前“更好”；年收入在5万至10万美元之间的人中间，分别有25%和16%的人持相同看法。因此，不管是在现实中还是在人们的主观感受上，显然大多数工人认为经济最起码是没有好转的——有相当大比例的人报告说经济情况正在变得更糟。
工人阶级所面临的挑战要求我们阐明一种不同于以往整个经济讨论都是围绕着统治阶级利润动机的范式，以便改变经济中的力量平衡以解决工人阶级的切实利益问题。
下行趋势
对利润的执着是资本主义的核心。对利润的追逐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驱动力。然而，在过去几十年里，利润率一直在缓慢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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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资本的内部回报率
[image: https://www.liberationnews.org/wp-content/uploads/2024/05/image-1.png]
图：美国利润率与非金融利润率
这一趋势降低了投资的欲望，因为投资的每一美元都不像过去收益那么高了。目前，“每年的全球投资现在已低于陈旧固定资产的更新所需的投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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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资本支出和折旧中的长期衰退
资本家们试图通过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具体为：在发展中国家扩大生产（全球化）；攻击公共支出和累进税制（紧缩）；大规模扩张美国的军事力量以镇压那些拒绝遵守帝国计划的势力。但是这些措施都没能阻止经济的下行趋势，经济方式转型的需求与精英自身利益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具体来讲：要提高利润率，就只能采取让工人对经济现状更加不满的政策。
社会主义才是未来，现在就来建立社会主义吧！
地球上有一定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同时还有一定数量的需求和“欲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源的调动首先是为了保障社会的基本需要：食品、衣物、住所、医疗保健、教育以及获取信息的渠道。社会主义确保每个人不必担心陷入贫困、饥饿和流落街头。
各行各业将首先聚焦于这些基础任务。这些事项不能仅仅是是随意发生的，它们之间有着相互关联。为了满足这些基本需要，就需要研究如何调动所需的资源并解决潜在的冲突。此外，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管理流程，以便调动我们基本需求之外的资源来服务于我们想做的事情。
这就是社会主义，它将经济“制高点”与新的政治统治和工具结合起来，以促进我们对于人力和物力资源的合理利用。社会主义经济将由民主机构管理，这些机构可以为资源的调动和部署设置广泛的“国家优先事项”。这些机构将包括专门代表女性和国内被压迫群体的实体。代表在职工人的机构将把自身纳入到对企业的管理之中，以保证工人对于投资、生产和分配的控制。
社会的一部分已经适合于社会主义转型。“销售额最高的1%的公司占据了80%的收入。”美国有48%的员工受雇于超过100人的公司，只有略高于五分之一的人在超过500名员工的公司工作。以美国最大的100家公司为例：沃尔玛（WalMart）、亚马逊（Amazon）、好市多（Costco）、克罗格（Kroger）、家得宝（Home Depot）、塔吉特（Target）、劳氏（Lowes）、艾伯森（Albertsons）、百思买（Best Buy）、TJX、大众超市（Publix）、通用电气（GE）、波音（Boeing）、杜邦（Dupont）、强生（Johnson & Johnson）、宝洁（Proctor and Gamble）、卡特彼勒（Caterpillar）、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霍尼韦尔国际（Honeywell International）、迪尔（Deere）、耐克（Nike）、通用动力（General Dynamics）、明尼苏达机器及矿业制造公司（3M）、百事（Pepsi）、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ADM）、泰森（Tyson）、CHS、可口可乐（Coke）、埃克森美孚（Exxon）、雪佛龙（Chevron）、菲利普斯66（Phillips 66）、瓦莱罗能源（Valero Energy）、马拉松（Marathon）、ETP、全球燃料服务公司（World Fuel Services）、康菲石油公司（ConocoPhillips）、企业产品合作公司（Enterprise Product Partners）、艾斯能（Exelon）、油气运输业务公司（Plains GP）、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福特（Ford）、苹果（Apple）、字母表（Alphabet、微软（Microsoft）、戴尔（Dell）、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英特尔（Intel）、联合技术（United Technology）、西斯科（Sysco）、惠普（HP）、Meta、思科（Cisco）、甲骨文（Oracle）、技术数据（Tech Data）、伯克希尔哈撒韦（Berkshire Hathaway）、联合健康（UnitedHealth）、安森（Anthem）、哈门那（Humana）、信诺（Cigna）、麦克森（McKesson）、美源伯根（AmerisourceBergen）、西维斯健康（CVS Health）、嘉德诺健康（Cardinal Health）、沃博联（Walgreens Boots Alliance）、康西哥（Centene）、HCA医疗保健（HCA Healthcare）、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威瑞森电信（Verizon）、康卡斯特（Comcast）、特许通信公司（Charter Communications）、摩根大通（JPMorgan）、房利美（Fannie Mae）、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富国银行（Wells Fargo）、花旗集团（Citigroup）、房地美（Freedie Mac）、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美国运通（American Express）、美国教师保险和年金协会（TIAA）、第一资本（Capital One）、辉瑞（Pfizer）、默克（Merck）、艾伯维（Abbvie）、州立农业保险（State Farm）、大都会人寿（Metlife）、保德信（Prudential）、美国国际集团（AIG）、纽约人寿保险（New York Life Insurance）、全国保险（Nationwide）、利宝互助保险（Liberty Mutual）、好事达保险（Allstate）、麻省人寿保险（Mass Mutual）、前进保险（Progressive）、联合包裹运送服务（UPS）、联邦快递（Fedex）、达美航空（Delta）、美国航空（American Airlines）、联合大陆控股（United Continental Holdings）、迪士尼（Walt Disney）。
如果工人控制了这些公司——它们只占所有企业（不包括最小型企业）的0.007%，那么他们就掌握了投资、生产和分配的关键杠杆。然而，社会主义转型中的最大障碍，事实上正是控制着经济的这一小撮资本家。
从这儿到那儿
如果我们想从这儿到那儿，那么对于工人来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围绕彻底改变经济的需要打造一个政治替代方案。许多工人虽然经常对现状感到不满，但却对如何行动感到困惑，这仍然是一个主要问题。我们的千百万工人兄弟姐妹们在当前的规则下只能将选票投给两个主要政党之一，而它们显然无法解决工人的问题。
还有数千万人将放弃投票，因为他们并不指望选举能带来改变。即使在许多懂得重大变革的必要性的人当中，该做什么和如何实现这一伟大变革仍然难以捉摸。因此，至关重要的是找到一种方式来重新设定议程，浓墨重彩地揭露资本主义的缺陷，直言不讳地说明如何克服这些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争取社会主义与解放党（PSL）在“投票给社会主义者2024”竞选活动中，提出了“将100强企业国有化”（Nationalize the Fortune 100）的口号——不是因为它们本身与社会主义相仿，而是因为这个口号表达了我们在经济方向上需要实行的重大转变。我们需要展示通过更加民主的中央计划来实现这一转变有多少可能性，而仅仅由只关注利润的私人垄断组织所构成的经济所能做到的事情又是多么微乎其微。
尽管这种紧急计划是迫切需要的，但它在美国的法律方面是不可能的。这正说明了资本主义是不能改良的，至少是不足以让工人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的。这一现实情况再次确认了，阻碍工人们前进的最大障碍就是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只有通过一场革命将其连根拨起，我们才能为自己和后代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bookmark: _Toc179492242]何为斯大林主义？
今日做一个斯大林主义者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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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希腊“保卫共产主义”网站
日期：2024年7月4日
链接：https://www.idcommunism.com/2024/07/what-is-stalinism-and-what-does-it-actually-mean-to-be-a-stalinist-today.html
从1956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起，与约瑟夫·斯大林有关的一切都被妖魔化了。赫鲁晓夫及其政治盟友发动了所谓“去斯大林化”运动，试图把世界上的一切罪恶都归咎于斯大林。这是苏共在更大范围的机会主义转向的一部分。赫鲁晓夫无耻的反斯大林运动事实上被资本主义世界利用，用于建设冷战中的反共军火库。
1989年至1991年，随着苏联和东欧国家发生反革命颠覆，反斯大林主义成为了反共反苏宣传的矛头，这种宣传波及了全世界。“斯大林主义者”或者对斯大林稍有同情的人都被视为政治上的罪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史书和媒体系统性地宣传“共产主义等同于纳粹”这一可鄙而无视历史事实的观点，斯大林居然被“等同于”共产主义的希特勒！
但是斯大林主义到底是什么？它真的是各种反共分子口中的“邪恶的意识形态”、“不受限制的恐怖国家”吗？它真的如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所论断的那样，是在“美化斯大林”、搞“个人崇拜”吗？
[bookmark: OLE_LINK1]“斯大林主义”一词首次公开出现似乎是在30年代，当时斯大林本人并不认可这种说法，认为它太过分了，会以某种方式引发个人崇拜。毕竟，这位苏维埃领导人自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尤其是弗拉基米尔·列宁遗产的继承者。根据希腊共产主义领袖尼科斯·萨查利阿迪斯（Nikos Zachariadis）的说法，“斯大林主义是社会主义时代的马列主义”。萨查利阿迪斯曾长期担任希腊共产党（KKE）的总书记，后来被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罢免和流放。实际上，在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1924年至1952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斯大林的领导下，马列主义不仅在理论上，而且更在实践上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和发展。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成为了联共（布）和苏维埃国家的领袖。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所有重要成就都与斯大林密不可分。社会主义制度在东欧和亚洲多国的发展也离不开斯大林。
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维埃俄国从一个落后的、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真正转变成了工业超级大国，克服了从沙皇政权继承而来的所有不足。与此同时，斯大林及其同志们让苏联做好了准备，成功地面对了极具破坏性的帝国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重大挑战。人民取得了伟大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正是斯大林及其同志们在这场胜利中发挥了决定性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斯大林并非一贯正确，任何肩负如此重大责任的个人都是如此。他的主要错误（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在于他没有及时意识到反革命因素正在共产党内“孵化”。这些因素在之后发起了去斯大林化进程，将市场化改革（如1965年的柯西金改革）强加于社会主义经济，从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导致社会主义建设被逐步削弱。
上面的论述让我们能够作出如下设想：如果我们必须给“斯大林主义”提供一个定义，那就应当是“在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原则的基础上，在实践中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站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理论遗产之上，斯大林在特定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落实了无产阶级专政。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在我们的时代，做一个斯大林主义者意味着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当是：21世纪的斯大林主义者是有原则的马列主义者，他（她）应当：（1）捍卫1917年至1953年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2）与各种形式的修正主义作斗争，揭露机会主义的各种变种；（3）同意并捍卫“一国社会主义”（Socialism in One Country）理论，这个理论反映的是列宁自己的思想[footnoteRef:1][1]，后来才被斯大林确定为国家政策。 [1: [1]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莫斯科苏维埃联席会议上关于对外政策的报告》（1918年5月14日）：“我知道，当然有一些自以为很明智、甚至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聪明人，他们硬说在一切国家爆发革命以前不应夺取政权。他们没有料到他们这样说就是脱离革命而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要等待劳动者阶级完成国际范围的革命，那就是要大家在等待中停滞不前。这是荒谬的。” ——原注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4/043.htm ] 

做一个斯大林主义者没有什么可耻的地方。恰恰相反，对于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而言，“斯大林主义者”的头衔是一种荣誉称号，因为这个头衔描述的正是马列主义世界观最根本的东西。应当感到可耻的，是那些在假装革命的借口下、在意识形态的谬误下攻击斯大林和20世纪的社会主义的人。他们真正要打击的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本身。
传奇的共产主义者、1934年至1943年担任共产国际总书记的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曾针对社会民主主义者做出了时至今日仍然适用的回应：“社会民主派的跟班们常常将我们称作‘斯大林主义者’，他们认为这是侮辱共产党人的方式。然而我们为这个光荣的称号感到自豪，正如我们为‘列宁主义者’这个称号感到自豪一样。对于革命者而言，没有比‘真正的列宁主义者、真正的斯大林主义者、列宁和斯大林一贯的学生’更高的荣誉了。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没有比在斯大林指导下为国际无产阶级的正义事业的胜利而战斗更加幸福的事情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斯大林主义者。要通过布尔什维克式的斗争，对工人阶级事业坚持不懈、无限忠诚，才能赢得‘列宁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这个光荣称号。”[footnoteRef:2][2] [2: [2] 《斯大林和国际无产阶级》（1939年）。——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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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季米特洛夫（左）、萨查利阿迪斯（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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